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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张爱玲的小说以其鲜明的“张氏

风格”和独特的故事情节吸引着戏剧影视编导们

的改编尝试。从张爱玲本人亲自担任编剧的话剧

《倾城之恋》，到当代海派女作家王安忆改编的

话剧《金锁记》，再到田沁鑫导演的话剧《红玫

瑰与白玫瑰》，在话剧改编的过程中不仅体现出

导演和编剧对原著的独到阅读和理解，也呈现出

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最终在舞台上的演出效果被

严苛的“张迷们”褒贬不一。其中，田沁鑫导演

的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凭借精妙的重组结构

和极富视觉冲击力的舞台效果触动了都市男女

的内心，获得了艺术与商业的双丰收，成为中

国当代话剧舞台上的代表性作品之一。［1］那么

从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到同样作为

女性视角下的话剧版《红玫瑰与白玫瑰》，田沁

鑫是如何在保持故事经典性的前提下进行个人化

［1］刘诺：《后戏剧剧场视域下的张爱玲小说改编策

略研究——以田沁鑫版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为例》，

《戏剧之家》2022年第32期。

从张爱玲到田沁鑫

——试论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对小说的改编

王彬玉

摘  要｜著名话剧导演田沁鑫打破了以往编剧们改编张爱玲作品时的仰视眼光，以平视的眼光与张爱

玲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田沁鑫创造性地将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故

事情节进行了解构和重组，并灵活运用西方现代理论进行了别具一格的角色设置，将中国

传统元素和西方现代理论相融合，获得了艺术与商业的双丰收，田沁鑫版的《红玫瑰与白

玫瑰》也成了中国当代话剧舞台上的代表性作品。本文试图从结构重组、舞台创造和人性

开掘三个方面探析田沁鑫版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创造性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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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性改编的，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本文

试图从结构重组、舞台创造和人性开掘三个方面

探析田沁鑫版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创造性

改编。

一、结构重组：故事的拆散重组与角色

的巧妙呈现

通常，成功的话剧改编绝不会完全遵照原

著展开，其一是因为对于原著粉丝们来说这种

改编丧失了新意，情节走向完全在可预测范围

之内，观看过程中不免会枯燥无聊；其二是因

为舞台时空的限制，容量有限，无法做到一一

还原小说。田沁鑫版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则

极为巧妙地在原著基础上加入了自己别出心裁

的设计，首先其保持了原著的故事情节，却又

大胆地将张爱玲的故事进行了拆散重组。田沁

鑫自己在《田沁鑫的戏剧场》一书中说道：接

戏的时候，她就知道她的出路在于结构创新。

“张爱玲的文字强悍霸道，想超越她，或则

帮着她解释，是多余的”。［1］这也是在此之

前改编张爱玲的话剧几乎没有特别出彩的主要

原因。田沁鑫又为故事重组进行了舞台创新，

她将舞台分成了三个部分，左边是白玫瑰的时

空，也就是佟振保的家；右边则是红玫瑰的天

地，是佟振保的同学王士洪的家；中间设置了

一条长长的走廊分隔了红白玫瑰存在的时空，

也形成了一个第三方的空间。红白玫瑰像被关

在两个罩子中的花朵，供人观赏，她们永远不

知道彼此的存在，也永远不会冲出自己的罩子

来到对方的生活中。在此基础上，田沁鑫重组

了张爱玲的故事，她将下雨天佟振保发现白

玫瑰与小裁缝偷情这一情节放在了话剧的第一

幕，再以回忆的方式展现很久之前振保与红玫

瑰相爱又分手的过程，白玫瑰的现在时和红玫

瑰的过去时这两段不同时空发生的故事双线并

行，最后话剧结束于振保想做个好人。田沁鑫

完全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而男主人公佟振保则

通过中间的长廊自由穿插入两个时空之中来回

切换。其中频繁运用蒙太奇、倒叙、插叙等技

巧讲述故事，田沁鑫导演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把

电影中符号化的剪辑方式灵活地运用在了戏剧

当中，用电影的剪辑艺术为自己戏剧的叙事服

务，从而有了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2］故事还

是张爱玲的那个故事，但在观众眼中已经呈现

出一种全新的面貌。对于一些凸显人物性格特

征的重要情节，田沁鑫为了加强艺术表现力，

设置了情景的重复，例如为了展现佟振保与孟

烟鹂洞房初夜的不和谐，便重演振保开门撞到

王娇蕊的一幕，表现出红玫瑰的激情四射，从

而来反衬白玫瑰的含羞与躲避。

在角色设置上，田沁鑫大胆巧妙地将男主

角佟振保和两个女主角王娇蕊、孟烟鹂均设置

双人进行扮演，目的是为了展现出一种人格

分裂来。其中一人饰演本我，另一人饰演真

我，二者分别代表着个人欲望与理智道德。本

我与真我的冲突就是将人内心的矛盾、纠结和

犹豫化虚为实，将人在日常生活中脑海里常常

会产生的两种想法之间的打架更加淋漓尽致地

呈现在观众眼前，带有浓厚的喜剧色彩。但是

不同人物性格具有明显的差异，其本我和真我

出现的比重自然也不尽相同。比如红玫瑰的性

格热烈奔放，是出了名的放荡交际花，有着火

辣的身材和婴儿般单纯的头脑，她的个人欲望

往往远大于理智道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红玫

［1］田沁鑫：《田沁鑫的戏剧场》，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0，第185页。

［2］董佳慧：《从文本到舞台——论话剧〈红玫瑰与

白玫瑰〉的叙事艺术》，《名作欣赏》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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瑰的真我大部分时间都隐蔽在舞台后侧的小角

落里。在红玫瑰被佟振保抛弃后，我们才发现

她的真我慢慢走到前台来，通过这样的设置表

现出人物的成长成熟与命运悲剧。而白玫瑰则

相反，在振保眼中，她是一个思想传统、性格

沉闷、说话粗鲁的无聊女人，她心中有一些欲

望，但是往往被理智道德所压制，所以在舞台

上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本我和真我会同时出现并

发生对话与争执。男主角佟振保的本我和真我

在舞台上的互动极为频繁，也最具喜剧色彩和

讽刺性，他一直在个人欲望和理智道德之间不

断挣扎，在红白玫瑰二者之间犹豫不决，既想

迎合红玫瑰的热烈奔放，满足自身的欲望；又

同时受制于社会道德的约束，娶了白玫瑰，想

立住自己“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人设。

二、舞台创造：西方现代理论与中国传

统元素的融合运用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田沁鑫在

角色的设置和表现上运用了西方现代心理学，

主要运用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弗洛伊

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将人分为“本我”“自我”

和“真我”，田沁鑫运用这一理论让话剧中的

主要角色（佟振保和红、白玫瑰）都由两个演

员扮演，这些角色们就同时拥有了本我和真我

两重表现。在舞美设计上，她大胆地突破传统

表现手法，采用布鲁克纳式的舞台设计［1］，

即设置一条长廊分隔出两个房间，每个房间里

都有两个玫瑰。在这种舞美设计基础上，她又

巧妙地在故事情节的演进中运用蒙太奇手法，

尤其是在表现振保的真我和本我发生矛盾冲突

时，戏剧的情节及其发生的时空也迅速随之转

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佟振保上一秒还在跟白

玫瑰说话，下一秒就变成了“振保们”（即他

的真我和本我）的争执，再下一秒，“振保

们”已经走入了另一边红玫瑰的房间里与其相

谈甚欢，随之又是“振保们”的对话与争执，

如此循环往复推进话剧的情节发展。

阿尔托认为戏剧应着重挖掘除语言以外的

舞台表达，用节奏、音响、姿态来寻求戏剧的

另类呈现，中国传统戏曲也讲究舞台布景的

极简式和表演动作的程式化、假定性，注重

演员的身体表达。受阿尔托的戏剧理论及中国

传统戏曲的影响，田沁鑫做到了中西文化融会

贯通，在进行话剧编排时，强调演员在表演时

要善于借助极具象征性的动作向观众传递人物

内心情感，以表达话剧的深层含义。所以我们

在话剧中可以看到，田沁鑫用佟振保与红玫瑰

共同弹琴这样的一个动作隐喻二人寻欢；在话

剧最后设置佟振保的真我将本我“捂死”这样

一个动作，来表现其放弃自己的欲望，在无限

悲哀中选择做一个好人。剧中“花葬”这个动

作设置得也是无限哀婉凄凉，令人唏嘘，佟振

保在抛弃红玫瑰时，向其身上倒落一桶红色的

玫瑰花，寓意红玫瑰的本我被扼杀，其真我才

开始逐渐从后方阴影里走到舞台前台，而白玫

瑰的本我是被一桶白色的玫瑰花掩埋，从而表

现其感性欲望的死去，从此以后，她选择遵从

传统，做一个遵守妇道的女人。除了演员的动

作，田沁鑫还将艾许太太和她的女儿用几件衣

服来表现，极具象征性和符号性。可以说，田

沁鑫的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成功离不开

对西方现代理论技巧和中国传统元素的借用与

吸收。

话剧开场的设置也充满艺术感。田沁鑫为了

［1］朱筱筱：《试论田沁鑫剧作中的现代艺术观念和

东方美学》，贵州师范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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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红、白玫瑰二者迥异的个人气质和性格特

征，在白玫瑰这边的舞台布景中用了白色的落

地灯、传统的老旧缝纫机等几件简单的家具，

镜头拉近白玫瑰时，我们看到她身着素净的浅色

旗袍，正低头忙着自己手中的针线活，老式音响

里放着慢慢悠悠的苏州评弹《妆台报喜》，琵琶

声婉转，后又响起了越剧《情探》。与此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右边红玫瑰的舞台布景，红玫瑰

的家里摆放着西洋的留声机，同样也摆放了一

盏落地灯，却明显更具设计感，而坐在其中的

红玫瑰则穿着印有大朵印花图案的前卫裙子，外

面搭着张扬鲜艳的红色西服，她开场的第一个

动作便是微跷着二郎腿，小口优雅地喝着手中的

茶，充满了小资情调，留声机里也放着西洋爵士

乐《Aquellos Ojos Verdes》，后又响起了《老情

人》。田沁鑫通过这样的舞台呈现，将中国传统

元素与西方现代因素进行强烈的对比，简单直接

地表现出白玫瑰的传统平凡与红玫瑰的前卫张

扬，也为话剧后续的情节演进开了个巧妙的头。

此外，田沁鑫还在话剧中将传统中国上海方言融

入人物台词中，例如在佟振保发现白玫瑰与小裁

缝的私情时，在和小裁缝打架的过程中，二人互

相叫嚷重复着说“侬过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增

强了话剧的趣味性，也将话剧故事背景放置在上

海这个近代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

之中，从而更好地展现出人物思想的变化，同时

还原了张爱玲原著小说的设定。

三、人性开掘：社会道德规范制约下的

爱恨纠葛与人性取舍

在《田沁鑫的戏剧场》一书中，田沁鑫试

图将中国现代的文坛神话张爱玲从神坛上拉下

来，她认为《红玫瑰与白玫瑰》就是年轻的张

爱玲写下的“上海市井缩影的那点儿事”罢

了，所以在排练过程中，她把张爱玲看作是一

个24岁的小姑娘，以一种平视而非仰视的眼光

去看待她的这部小说，改编的过程被她当成与

张爱玲展开的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与交流。田

沁鑫对张爱玲当时写作中的心理状态和感受进

行了揣度与猜测，在改编中大胆融入自己的想

法，也大刀阔斧地对原著故事情节进行拆散又

重组，选择性地从中取舍，没有前人改编时的

蹑手蹑脚、犹犹豫豫和过分敬畏，从而直接避

免了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的话剧改

编变成朗读式的僵硬改编。

“挖掘人性深层的渴望与诉求，这也是田沁

鑫做戏的终极表达。”［1］在话剧《红玫瑰与白

玫瑰》的改编过程中，田沁鑫也秉持这种终极

表达。她将三个主角设置成双人扮演，让观众

清晰明了地看到主角们在同一情景下的不同想

法，看到其真我和本我之间、理智道德和个人欲

望之间的挣扎与斗争，从而更好地将张爱玲小说

中的人物立体化，将其寄寓在文本中的深层内涵

在舞台上演绎出来，从个人欲望和理智道德的斗

争中更好地挖掘出人性深层的渴望和诉求。为了

别出心裁地安排情节，传达出话剧表演背后的意

图，田沁鑫删减了振保在国外留学时发生的几段

“风流情史”以及与白玫瑰结婚之后的“出轨”

等情节，直接从他生命中最为重要也最为难忘的

两个女人——王娇蕊和孟烟鹂入手，将话剧矛盾

的焦点直接对准了这两个有着强烈反差感的女

人，使整个故事情节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在话剧

中，振保受制于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遵照母亲

的安排和心意娶了传统朴素的白玫瑰，生活过得

乏味无聊，白玫瑰的一举一动都令他百般厌恶，

［1］田沁鑫：《田沁鑫的戏剧场》，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0，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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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振保回忆起之前同样受制于封建伦理道德、

碍于人情而不得不抛弃的热烈大胆追求爱情的红

玫瑰，于是舞台左侧就变成了与白玫瑰的现在时

的故事，舞台右侧便上演了与红玫瑰的过去时的

故事，从而展开红白玫瑰双线并行叙事。田沁鑫

将两个时空发生的故事放置在同一个舞台两侧同

时演绎，两相对比，更为直接地表现出振保内心

来回不断的挣扎——对于爱情本质的犹疑不定和

人性本质的难以取舍。话剧结局遵照张爱玲原著

小说的设定，即佟振保决定做个好人，这个决定

里充满了无限的哀婉、无奈和浓厚的悲剧色彩，

这个选择分明是无力改变之举，分明是残忍无情

扼杀人之天性欲望之举。可见在封建伦理道德

桎梏下的不仅只有女人（指红玫瑰和白玫瑰的妥

协），还有被称为社会主体的男人，田沁鑫将人

的困顿与挣扎分离对立起来，让观众看到它的本

来面目。在采访中，田沁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想要展现给观众的也就是张爱玲作品中，

平凡大众中的一人，他的情欲、爱情、生活压

力，以及伴随他一生的家庭”。［1］社会道德规

范制约下，个人情感的爱恨纠缠、人性本质的无

奈取舍，由佟振保这个小人物可以隐射到社会中

的每个男人，表现了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里

人物情感的普遍性。作品以小见大，深化了话剧

的主题。

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成功改编，显示

了田沁鑫扎实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宝贵的创新精

神，为经典名著的当代话剧改编积累了有益的经

验，值得深入探讨和总结。对于田沁鑫未来的戏

剧发展之路，我们也深怀期待。

［王彬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

播学院］

［1］田沁鑫：《田沁鑫的戏剧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87页。


